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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赌金者
!!!!"#事件始末

陆 一

! ! ! ! ! ! ! ! ! ! $%三件事让我出名

杨百万这样回忆———
当时个人没有本票!只有现金" 我称过!

一万元 !"元钞票是 "#$公斤" 我带 %"万元

出去!就是 &"公斤"我就跑到公安局去!说现

在改革开放了!我要从事国库券交易!能否请

保安人员" 后来上海#解放日报$社会新闻栏

目上登过消息% 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

安人员当保安&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中国人

民银行如果认为我不合法! 那么现在公安人

员跟着我!我怎么做买卖的他们都看得见!有

事你们可以去问公安局&

那时大家都没见过大钱! 你带着 !""万

元现金!别人都会怀疑你非偷即抢& 有一次在

火车站检查安全品!检查人员要我打开包& 我

说%'我不能打开! 要打开到你们办公室去打

开!我怕被歹人看见要跟牢我" (检查人员从未

碰到如此不买账的人& 走进办公室!我打开包

说%)都是钞票!可以带吗'绝对不是危险品" 在

外面不给你看!是考虑人身安全" (同时!我立

刻把几包香烟掼过去" 他们也很重视!马上通

知乘警!请他们保护我的安全" 就是这件事促

使我萌发请公安人员的念头" 以后我出门!保

安人员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

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 到了外地银

行!银行认为我正规!愿意把国库券卖给我"

!()(年!我又跑到税务局" 当时有关部

门认为有几种人赚钱最多! 我的名字排在第

四位%上海市民杨怀定!利用国债买卖获取暴

利"我马上跑到税务局咨询是否要交税"税务

局的同志讲!我们早知道你了!并且表扬我主

动上门报税"当时的背景是!个体老板都不大

肯交税"报纸后来登了消息%上海市民杨怀定

主动报税" 根据国库券条例! 国库券是免税

的!我买卖国库券也就不用交税了"

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 请公安人员做保

安*到税务局报税!就是这三件事让我出名的"

在上世纪 !"年代末倒腾国库券的队伍
里，并不仅仅只有杨百万这样单兵作战的个

人，其实也有第一批证券公司的身影。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

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
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
还压着 #%""多万国库券，如何处理&哪
儿也找不到肯出这一大笔钱收购的买

主。因为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名声在
外，那边的人便火急火燎地给副总经理阚治
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
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
帮忙解决。”阚治东感兴趣了：“我们可以吃
进，什么价格&”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
很合算：“好，#%%%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
一个小数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这
么多钱& 阚治东立即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
应樑行长打了电话，毛行长同意了。于是赶到
银行开出支票，指令虞志浩、边晓敌当天下午
乘飞机即赴哈尔滨办理转让手续。随后，阚治
东亲自出马，带领朱德明、郭纯和工行保卫处
的几个同志，也火速赶到哈尔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钞票和国

库券直接运来运去。阚治东他们此行也不例
外。#%%%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 '%箱国库
券，足足装满了 #%个大麻袋。怎么运走呢&当
时亲身经历的朱德明，今天讲起来还有点惊
心动魄：

!*月的哈尔滨!大雪飞扬!滴水成冰" 我

们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 麻袋装好

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

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了脑汁"

本来!我们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同

志从哈尔滨人行借了几把枪! 带武器不准上

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

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

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包了几间软卧车厢!但

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 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

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

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 换下来待在

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一刻松弛"对

讲机始终开着! 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

李车上的看守人员就答一句%,安全&(就这样

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颠簸!终于

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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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就会形成一只铁锤

四明公所又叫宁波会馆，占地五十亩，原
为老城厢北门外的一块荒地，早在嘉庆二年
（公元 #($(年）即由在沪的宁波商人集资购
买，作为宁波同乡会的永久会馆。公所正门朝
南，分为两个部分，进门为正殿，是一进大院，
有议事厅、关帝殿等；正殿后面是寄柩处和义
冢，也即公墓，为客死上海的宁波人暂时寄柩
或葬身之用。

这日后晌，公所正殿议事厅里，
现任同乡会长、润丰源钱庄的总董查
敬轩正襟端坐，老眉紧锁，两手托着
一管阿拉伯产水烟壶，烟嘴含在口
里，看样子不像是吸，但壶里的水仍
旧咕噜噜作响。旁边几案上摆着丁大
人的信。

查敬轩年逾六旬，为胡雪岩把兄
弟，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
坤一等南洋派大员过往甚密，甲午战
前又通过张之洞捐了个二品后补道，
在官阶上跟上海道平起平坐。查敬轩
是携官商于一体，屡经摔打而不倒，
堪称混迹于上海滩的老江湖，其麾下
的润丰源钱庄更是财大气粗，实力雄厚，与粤
人彭伟伦主持的善义源并驾而驱，难分伯仲。
润丰源总理查锦莱站在他旁边，小心翼

翼地侍候烟具。“阿爸，”查锦莱小声说道，“丁
大人让咱筹建商会，这是大好事体，阿爸何以
不喜反忧？”“唉，”查敬轩长叹一声，“你永远
记住，天上不会凭空掉下馅饼。如果不出老爸
所料，就这辰光，此信也必摆在广肇会馆。”查
锦莱震惊了，侍弄烟具的手僵在那儿。
“锦莱呀，”查敬轩的一双老眼紧紧盯在

书信上，“这么多年，该看的你也看到了。姓丁
的精于权谋，又仗了北洋李中堂的势，在官
场、商场纵横驰骋，如鱼得水，莫说是老爸我，
纵使你胡叔，也不曾是他对手。想当年，你胡
叔左算右算，仅仅漏算一步，竟就让他抓了个
准。可叹你胡叔辛苦半生，大风大浪不知经历
多少，终了却栽在姓丁的手里。对于此人，我
们是防不胜防，又不得不防啊！”
“阿爸，”查锦莱试探着说，“既然姓丁的

是故意设套，让我们与善义源起争，我们不必
睬他就是。要叫我说，商会什么的过于虚浮，
在上海滩，永远是凭实力说话。”

“唉，锦莱呀，”查敬轩收回目光，半是开
导，半是责怪道，“做生意，讲究的是规矩，是
气势。商会正是订规矩、出气势的地方，你哪
能讲它虚浮呢？”“阿爸教训的是。”锦莱侍候
换烟，小声认错。“锦莱呀，”查敬轩咕噜又吸
几口，吐出一团浓雾，“老爸在上海滩混了几十
年，什么都看淡了，唯对洋人的生意经，老爸是
敬畏三分哪。老爸琢磨来琢磨去，多少也算悟

出些洋人做生意的道道，那就是，抱
成团，拧成绳，结成势，共同挤对中国
人。这些年来，老爸不惜一切，处心积
虑地打造四明公所，接济甬人，为的
就是让在沪甬人抱成一个团，结成一
个势。也多少因了这个势，我们方能
在上海滩打下方寸之地，不但令粤商
刮目相看，纵使他姓丁的，也不能不
对老爸有所倚重啊。”见查敬轩讲出
这等名堂，锦莱听得傻了，不由深吸
一气，全神贯注。
“可是，”查敬轩接道，“这点势

只能用来对付个行、帮，支应个官
差，若是拿来应对洋人，就显得差强
人意了。姓丁的发起这个商会，倒给

老爸提个大醒。如果上海的所有行帮凝成一
个团团，就会形成一只铁锤。如果这只铁锤的
把柄掌握在我们四明手里，锦莱，你想想看，
整个上海滩又将会是什么前景？”“阿爸，”锦
莱听得心花怒放，放轻声音，“莱儿……这就
寻人谋议去。”
“事体倒也不急，”查敬轩缓缓吐出一口

烟，“你可先给合义、俊逸透个气。合义平稳，
俊逸灵敏。这群后生里，我看好的只此二人。
尤其是俊逸，跟洋人打交道，少不得他呀。前
几日，我听合义讲，俊逸的岳母病了，他回去
尽孝，不知回来没？”“他尽什么孝？”想起那宗
生意，锦莱当即气炸了，“阿爸，他把我们口中
的鸭子夺去吃了，当然不能心安理得地守在
此地！”
查敬轩开导儿子：“锦莱，你要好好学学，

这才是做生意啊！鸭子是摆在桌面上的，啥人
筷子伸得快，啥人夹得牢，自然就该啥人来吃。
俊逸能吃去，且又吃得干净利落，我们应该高
兴才是。”锦莱急了：“你哪能总是替这人讲话
哩？鲁俊逸最是靠不住，胳膊肘儿一直朝外拐，
跟粤人———”打住话头，不解地盯住父亲。


